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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坛 杂 感

高安市采茶剧团最近创排的《红色货郎》（编剧王恩

施，总导演童薇薇，执行导演陈超）以传奇跌宕的故事讲

述、悲喜交织的艺术风格、诗意流畅的舞台呈现，跳出了

红色题材惯常的话语模式和情节套路，赋予了别具一格

的审美品相和人文气质。《红色货郎》讲述了 20 世纪 30 年

代那个天崩地坼的历史动荡中，靠走街串巷兜售日用品

糊口的货郎陈康，无意间将国民党强买烟酒留下的子弹

卖给了红军，从而卷入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老族长反动

势力之间的残酷斗争，在红军的无私关爱和救助下，成长

为一名红军战士的传奇历程。

新时代以来的舞台艺术，越来越多的作品借小人物、

普通人的成长书写信仰和崇高主题，《红色货郎》承此脉

络而又别开生面——既非主流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精

英预设的个体关怀，而是用猝不及防卷入事件的民间本

能，懒散不羁地释放出枝蔓线条。作为一个小人物，货郎

不可能像后世历史学家那样预知到当年反“围剿”斗争的

艰险，也缺乏对其重大意义的认识。朴素、充满烟火气的

货郎，过得市井又卑微，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买卖挣钱

把老婆娶回家。他的被卷入，是因为“弹药换钱”，这是货

郎的行动线，也是逐渐升华其内心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的

戏剧动作。该剧从以物易物这个极富戏剧性的视角引发

一系列戏剧冲突，表现货郎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即

从一个满足自我生存欲望、执念于迎娶“入门寡”包秀灵

这些世俗生活的人，到一个在被反动恶霸毒打迫害与红

军马连长的牺牲中初步认识革命，并立志成为红军，一辈

子跟党走的“人”的转变。一开始，他的处境是相当被动

的，他对那个动荡年代里血与火的战争，完全懵懂无知。

《红色货郎》把整个故事抛回到一种“混沌”状态，让人物

根据具体的情境去作出选择，也因此从最原初、最具体的

角度挖掘出了生存本能、生活需要所蕴藉的能量与活力，

以及它们经过锤炼升华为理想信念的过程。不居高临

下，不灌输感召，而是提供一种理想信念的民间解法，诠

释了“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深刻逻辑。这种“混沌”情

境，无疑更具有历史现场的味道。创作者没有一开始就

把货郎的思想境界提升到革命信仰的高度，反而是让他

处处有小狡黠、小贪念。比如，他意外得到一些子弹，赚

了几块银元，却被族长训斥；连相好的女子包秀灵也觉得

他的做法风险太大，劝其谨慎从事。然而，为了凑齐娶心

爱女子的彩礼，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铤而走险，并险些

在族长的用刑中丧命。在货郎的生活经历中，他可能搞

不懂红军马连长提到的中国工农红军到底是什么，也没

有所谓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概念，但是他原本指望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就能梦想成真的朴素愿望，在贪婪

的国民党军队和老族长面前被撕得粉碎。而红军对他的

关爱乃至当他面临险境时的挺身相救，让他有了榜样、有

了希望、有了信仰，逐渐感受到马连长所向往的未来——

“建设新世界，人人享太平”，所追求的理想——“扶危济

困、爱民如子、服务民众、反对压迫”，是真诚的、无私的、

纯粹的，感受到马连长的坚韧执着、关键时刻舍己为人的

行动，是温暖的、无畏的、勇敢的。在马连长为救他献出

宝贵生命之后，货郎从灵魂深处获得情感价值的认同，货

郎的乱世行脚与红军队伍气壮山河的革命步伐实现了联

动，催促着他从小我走向大我。这个小人物的个体动机

与行动走向是那样的典型与独特，信仰和崇高因这个人

的纯粹、执着而变得真实、具体。

该剧的叙事情节和人物设计带有草根小人物的原生

态气质，这些呈现在舞台上，则表现出了一种真实状态下

的多种艺术风格的交织与互渗。严肃的、深刻的、悲壮的

精神内涵，却通过轻松的、诙谐的、浪漫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中不乏激烈的反差、对比。《红色货郎》的二度创作中，

导演在充分尊重高安采茶戏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以活态

融合的方式实现了对于传统的活态传承。比如，将诸如

树木、店铺等在内的“人造景观”与空灵的舞台空间、诙谐

趣味的人物行动融合在一起，实现了人、物、景在意义表

达上的协调统一；将扁担舞、矮子步等采茶戏绝活与带有

仪式感、象征性的叙事情境融合，都用得藏筋蕴骨、得体

贴切，实现了传统程式与现代表达的对接。将地域特色

浓厚的民歌和小调融入男女主角的唱腔设计中，适当加

入西洋乐器来丰富配乐，大量使用打击乐增强武戏的紧

张感，由村姑组成的小歌队融入情节演进、观众互动的过

程中，看似写意乱入，却得真意，丰富了红色故事的讲述

视角，糅合了叙事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这当然离不开几

位主要演员特别是货郎饰演者的扎实基本功和优秀的舞

台表现，但导演从回归民间视角，到进入传奇的喜剧结

构，再到土洋结合、歌舞同台的自信从容，是起到统摄作

用的。应该说，该剧的呈现无论是题材视角、叙述文本还

是舞台样式，都透着浓厚的重塑民间、重塑传统与沟通现

代的意味，从而真切感受到导演所赋予剧作的诗意观照。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导演为演员们找到了舞台表现

的“形象的种子”与“行动的方向”。特别是货郎一角，是

出彩、出色的，也是极富个性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他身上

的小农思维与行事做派，比如满足于生活上的小富即安，

遇到危险又胆小怕事，在处事原则上还有一点点狡黠，这

些都在剧中得到了幽默、风趣的体现；但是，他在经过红

军救助、思想洗礼后的大是大非与物质诱惑的纠结面前，

又有坚守担当、善良纯洁的一面，不惧危险挑战，经得起

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坚强的意志与不屈的斗志，这是货

郎能够担当得起从“你对我恩重如山，我必结草衔环”的

民间伦理走向红色革命信仰的基础，也是流淌在中国普

通民众身上的最宝贵的东西。这些通过鲜活的新程式都

“长”在了演员的身上，实现了表演技巧、演唱功力、精神

气质与角色塑造的统一。

《红色货郎》的创演留下了很多启示，饱含了现代精

神的灌注与道德力量的阐释，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致敬信

仰、致敬红土地，不只是一个小人物的成长历程，更多的

是主创们背负责任和使命的深刻探索，那一种义不容辞

的担当，以及流淌在舞台上的，对剧种的、对一路走来的

自己更熨帖更细致的情感。

有关《梅花三弄》的起源，业界较为一致的
观点是，该曲源于东晋桓伊在江州所作的笛曲。

潇湘水畔有一座云绵庵，杏黄色的院墙，青
灰色的殿脊，苍绿色的老树，沐浴在初春的朝霞
之中。院落里，有老梅数株，风习袅袅地摇曳。
一位年约十岁的少年，立于梅花树下，横着一杆
竹笛，嚼徵含宫，泛商流羽，吹得有板有眼。汲
汲光阴和笛音就这般在庵院里厮磨，少年吹笛
技巧日有所增，枝头那点点红萼开了又谢，谢了
又开，年年岁岁，周而复始。

这位少年名叫桓伊，随父宦游蒸湘已有一
年多，读书习武，观梅吹笛。桓伊音乐造诣日
益精进，乃至多年后，闯出了笛圣的名头，其技
艺号称江左第一。桓伊吹奏的竹笛，包浆浑厚，
音质浏亮，据说是东汉蔡邕用柯亭竹子制作，故
名柯亭笛。随着桓伊在笛艺方面的造诣与日俱
增，几乎将其英武而有将略的雄才大勇加以掩
盖。淝水战场上，面对投鞭断流的前秦大军，桓
伊挺然不挠，拯家国于危难。

一根竹笛，夷犹加锤炼，支撑起桓伊的千古
风流。那一年，桓伊在江州刺史任上。一日，他
畅游庐山，仰望一道瀑布飞流直下，珠花迸发，
像一朵朵盛开的白梅，煞是晶莹可爱。顿觉激
昂排荡，意到曲随，连忙自腰间摸出竹笛吹奏了
一曲。笛声翛然而起，翛然而结，如同行云流
水，一波三折，清雅玲珑。笛曲前半阕奏出了清
幽舒畅的冷音曲调，以表现梅花清纯高洁的特
质和那恬静安详的神态，笛声后半阕，桓伊赋予
了“寒山绿萼”（一弄）、“姗姗绿影”（二弄）、“叠
叠落梅”（三弄）、“春光好”（收音），这般回旋往
复的意象。他运用快速的“拂”“锁”指法和强烈
的音色对比，表现了梅花在严寒劲风中迎风摇
曳、冰肌玉骨的韵致。一往情深处，他将同曲调
反复演奏三次，暗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
疏美身姿及那奋发向上的士子气节。桓伊每吹
一次，便审视一番自己内心的深情，一一记忆下
来，整理、修改、提炼，谱曲填词，汇编成一部笛
谱。自此笛声时常在山谷中盘旋嘹唳，像迁徙
的大雁，一直辐散到遥迢的远方、时间深处。这
曲长笛三弄历经沧桑，经过不断地演绎，经由唐
代颜师古改编为古琴曲《梅花引》，最终在宋元
年间演绎出异曲同工的古琴曲——《梅花三
弄》。

看人间多少故事，最销魂梅花三弄，上马提
枪雄姿英发杀敌保国，下车吹笛一往情深。而
最早印证《梅花三弄》脱胎于桓伊的笛曲的，是
明代宁献王朱权。据史料记载，朱权系明朝开
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永乐元年，朱权被
夺去兵权改封南昌。朱权好学博古，工戏曲，尤
精音律，历时12年，从数家琴谱所记载的上千支
乐曲中，精选了64首曲子编为《神奇秘谱》，古琴
曲《梅花三弄》便是其中之一。《神奇秘谱》是古
琴曲《梅花三弄》存见最早的谱本，在对此曲的
注解中，朱权写道：“桓伊出笛作梅花三弄之调，
后人以琴为三弄焉”。

江州这一方水土与音乐是有缘的，桓伊出
笛作梅花三弄，白居易诗作《琵琶行》生发出琵
琶曲《春江花月夜》，绝妙乐曲如清风出袖，明月
入怀，高标了这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江州音
乐的拔节扬花是有根脉的，放眼江西音乐发展
的历史，从神话传说中居住在洪崖丹井的黄帝
音乐大臣、中国音律鼻祖伶伦，到唐代永新县的
大唐歌妃许合子，皆是诞生梅花三弄远古的土
壤。到了宋以后，江西俨然成为全国音乐勃发
的沃土，姜夔、周德清、燕公楠、朱权、魏良辅等
一个个音乐理论家，以一本本经典的音乐著作，
使得音乐成为江西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可谓中国国音之鼻祖，
成为当代推广普通话的基础。姜夔挖掘整理了
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使得江西在音乐领域
更上层楼。在戏曲方阵里，明初形成的弋阳腔
是南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为高腔的
源头，成为京剧、川剧等四十多种地方戏的源头
活水。还有九江的青阳腔、西河戏、采茶戏，形
成了地域戏曲的百花齐放。这些厚重的音乐背
景，成为《梅花三弄》《浔阳琵琶》诞生的广博的
背景。

纵观整个音乐史，能够将曲调与性情融合
得天衣无缝的一个人，或许是桓伊。当时的人
把桓伊唱的挽歌和羊昙唱的乐歌、袁山松的《行
路难》，称为“三绝”。历史如滚滚长江东逝水，
奔流不息，而今，三绝之中，惟有一首哀婉悠扬
的古曲《梅花三弄》，依然令人穷魏晋之幽致，发
千年之古香。

春秋轮回，岁月不居。梅花年年绽放，笛声
不绝于耳。那音调从容和顺，如同溪山夜月、风
荡梅花，好似春雨润花，清渠溉稻，一曲忆故土，
一曲怀远方。听，当下有人彳亍在山阴道上，且
行且吟，一声桓伊，一寸心：

横笛落指词曲新，三折梅花真可人。
愿借天风传得远，家家门前尽成春。

把握本体的现代互融
——观高安采茶戏《红色货郎》

□□ 刘刘 飞飞

且行且吟
一寸心

□□ 梅曙平梅曙平

高安采茶戏《红色货郎》剧照

闻名于世的瓷都景德镇，无处不瓷。在这里，几乎所

有的艺术门类都能与陶瓷结缘，就连戏曲到了这里，也摆

不脱瓷的纠缠。

作为“十八省码头”，景德镇如果仅仅是戏曲演出活动

繁荣是不甚稀奇的，仅仅是戏曲故事作为陶瓷美术的题

材也不甚稀奇，奇就奇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瓷

味戏曲文化。

景德镇与戏曲结缘由来已久。南宋时，这里戏曲演

出活动就很盛行。1964 年，浮梁县一座南宋古墓中出土

的六个戏俑就是明证。元代开始，戏曲被请上了青花

瓷。明代时，大戏剧家汤显祖驻足景德镇，留下了《浮梁

县新作讲堂赋》。如果说，这些还是景德镇陶瓷与戏曲羞

答答的牵手，那么清代唐英养家班、写传奇，可以看作是

瓷与戏深度融合的肇始。

督陶官唐英不仅是著名的陶瓷专家，更是才华横溢

的剧作家、诗人、画家。他的很多剧作如《梅龙镇》《双钉

案》《三元报》《借妻》等，依然活跃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

这些剧作中虽然没有反映陶瓷题材的，但他留下的另外

一部诗文集《陶人心语》，以陶瓷入诗，这可以看作是后来

陶瓷进入戏曲的先声。这部著作中，唐英记录了景德镇

风火仙师庙演戏祭神的盛况。以戏祭窑，是景德镇戏与

瓷融合的活态典型。唐英还养有一个家庭戏班，不仅经

常闲赏戏班中的当家旦雪儿“歌玉茗堂寻梦曲”，还邀请

“土梨园”也就是民间班社入官邸，昆腔弹腔同台演出，使

流行于景德镇地区的各戏曲声腔交会融合，为以后三腔合

一的饶河戏乃至赣剧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代和民国时期，景德镇会馆众多，不仅有本省的，

还有很多外省的。甚至华北的山西，在这里也设有会

馆。这些会馆绝大多数都建有戏台，活跃在这些戏台上

的剧种非常丰富，既有本土的都湖高腔、乐平腔，也有徽

剧、京剧、湘剧、越剧等，可谓是笙歌鼎沸，争奇斗艳。

在这众多的剧种中，有两种极富景德镇地方特色，一

种是景德镇采茶戏，一种是瓷偶戏。

先来说说景德镇采茶戏。它可能是全国三百多个地

方剧种中唯一诞生于陶瓷工人中的剧种。

景德镇旧属浮梁，浮梁盛产茶叶，自唐代以来，当地

就有采茶歌流传。虽然出于庆祝年节及瓷器烧成出窑的

需要，人们会表演灯彩，但这种灯彩并没有如其他地方一

样，和当地采茶歌相结合发展成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

的源头其实是湖北的黄梅采茶戏。

清道光初年，湖北黄梅县发生水灾，人们四处逃荒要

饭，一些演唱采茶调的艺人进入赣北。其中一个叫邢绣

娘的来到浮梁县治下的景德镇，开始传艺。这个时候的

黄梅采茶调，依然是个以道情、连厢、划旱龙船的方式演

唱的外来曲种。咸丰年间，又有罗云保、帅不伦、帅敦铭

等黄梅采茶调艺人相继来到景德镇谋生。因为那时景德

镇的瓷业工人，一到寒冬腊月，坯房窑厂就停产，直到来

年二月花朝才开工。其间，他们为了维持家庭的日常所

需，就得另外寻找活计。而帅敦铭等人的到来，为他们

打开了另一扇谋生之门。于是，在这些瓷业工人中，有

些人拜帅敦铭等为师，学唱采茶调。学成之后，他们在

做工之余，常组织起来，唱采茶调暖窑神、打新房，直到

踩地戏——也就是景德镇采茶戏的雏形。由于景德镇

“工匠八方来”的特点，许多瓷业工人来自都昌、丰城、鄱

阳、乐平等地，方言比较复杂。这些方言相互交杂和影

响，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原浮梁本土的方言。这种方言逐

渐渗透到采茶戏的演唱中，演变成了具有景德镇地方特

色的戏曲剧种。这种小戏演唱时不用丝弦乐器伴奏，只

用锣鼓击节，有需要时在腔尾用人声帮腔，因而又被称为

“锣鼓腔”。由于这种形式与乐平高腔班的演唱形式相

似，人们又叫它“小高腔”。

随着表演剧目的丰富，剧情逐渐复杂化，人物增加，

踩地戏的形式发展为“三角班”，进而仿饶河班建制，形成

“九角头”的行当阵容，这个小戏剧种一步步走向成熟。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叫刘显乔的瓷业工人起了关键

作用。刘家原本家境殷实，到刘显乔这一代家道中落，他

17岁开始在瓷厂学画青花，后到窑厂做了二夫半（负责送

柴块到窑门口，并协助收兜脚工干些活的工种）。由于师

父邱炳生曾经跟帅敦铭学唱过黄梅采茶戏，刘显乔便跟

着师父既学工又学艺。刘显乔表演天赋异禀，痴迷戏曲

甚于描画陶瓷，干脆与另外两名采茶戏爱好者组成了景

德镇最早的“三角班”，经常到窑厂、坯房、红店为工人们

演出，没想到一炮而红，一时在景德镇名声大振。瓷工们

给刘显乔取了个富有行业色彩的外号“窑生”，这个新生

剧种一诞生便自带“瓷”味。之后，刘窑生改“窑”为“尧”，

成为“刘尧生”。1954 年 4 月，景德镇市采茶戏剧团成立，

景德镇采茶戏从此被定名。刘尧生也成了这个剧种真正

意义上的第一代表演艺术家，堪称祖师爷。

再说瓷偶戏，这更是陶瓷与戏曲直接结缘的地方剧种，

唯景德镇独有。它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性。

1915 年底，袁世凯称帝，仿前朝皇帝的做派要造“御

用瓷”。但瓷工们因贪看戏，经常误了上工。为了加紧生

产“御用瓷”，浮梁县知事陈安干脆下令禁戏。因吊线木

偶手脚眼睛会动，吊线木偶戏也未能幸免。但是谢窑神

还愿还得要有戏演，于是只有撑公头戏也称手杖木偶戏

被允许有条件地演出。这种木偶无手无脚，也没有眼睛，

演出形式过于简单，人们看了兴味索然。有个叫陈春福

的撑公头戏艺人，灵机一动，从原来吊线木偶艺人那里买

来木偶进行改装。原本人们因为禁戏被“斋”伤了似的，

连烧瓷质量不好也归咎于没有演戏“暖窑神”，怨声四

起。当大家知道陈春福能演撑公头戏时，就把他的戏班

请到风火仙师庙演出，虽然不如真人演出那般活灵活现，

但唱的还是真人，调子还是饶河调，好歹让人们过了一把

戏瘾，因而演出大受欢迎。县知事陈安见木偶无手无脚

眼不能动，也就默认了。

后来，陈春福见木偶头像演出久了，色彩容易发黄甚

至脱落，影响观赏效果，于是突发奇想，干脆用瓷偶取代

了木偶，瓷偶戏由此诞生。瓷偶的色彩较之木偶更加鲜

艳，人物面部表情更加生动逼真，瓷偶戏较之木偶戏更受

人们欢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瓷偶戏的演出活动

在景德镇仍然很活跃。1963 年 5 月，《景德镇日报》曾有

评论文章，赞美瓷偶戏“热闹、风趣、入神”。但这是它最

后的辉煌，三年后，瓷偶戏在景德镇正式谢幕。

瓷偶戏还只是陶瓷与戏曲两种艺术形式上的结合，

陶瓷真正深度地融入戏曲，则是 1950年代后的事。

当时，景德镇先后成立了六大文艺院团，其中四个为

戏曲剧团，分别是京剧团、赣剧团、采茶戏剧团和越剧

团。这些剧团在存续期间，创作了一大批陶瓷题材的舞

台剧，如京剧《玲珑魂》《美人醉》《龙床恨》、赣剧《桃花片

的传说》、采茶戏《窑前战歌》、越剧《击瓯楼》等，在业内还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京剧《龙床恨》创作于 1962 年，取材

于景德镇民间传说，1979 年搬上舞台，获得江西省庆祝新

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多个奖项，1984 年获江西省

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剧本创作二等奖，珠江电影制片

厂将其拍摄成三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再如创作

于 1964 年的景德镇采茶戏《窑前战歌》，参加江西省戏曲

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深受好评，并被江西人民广播电台

录音播放。赣剧《桃花片的传说》和越剧《击瓯楼》则围绕

陶瓷分别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些戏曲作品，讲的是景德镇陶瓷故事，演的是景德

镇陶人形象，伴随着题材而来的，是艺术手法上的突破与

创新，如舞台美术吸收了陶瓷艺术的元素，以及为表现陶

工形象而创造的全新的程式化表演。

可惜，这些随着景德镇戏曲文化的衰落而成为昨日

记忆，不然，今天的中国戏曲园地，一定会有景德镇“瓷

派”戏曲的一席之地。

瓷魂戏韵瓷魂戏韵
□□ 蒋良善蒋良善

戏曲江戏曲江西西


